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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西北崇山峻岭的
大峡谷中，刘家峪沟和永定
河的交汇处，有一个历史悠
久的古村落——沿河城村。
自古以来，沿河城村就是驻
军屯兵重地，拥护着明代长
城内三关之一的紫荆关，是
塞外通往北京的要冲之一，
至今仍保留了较为完整的防
御古城格局。400年前，一
位河间人在此担任都指挥，
留下了一段修城守边的故事。

沿河城村属门头沟区斋
堂镇，因扼守山口水口，被
称为“三岔（汊）村”“沿河
口 ”， 明 嘉 靖 三 十 二 年
（1553） 设守备，万历六年
（1578）修城，始称沿河城。
据明万历十九年《沿河口修
城记》记载：“国家以宣（今
宣化） 云 （今大同） 为门
户，以蓟为屏，而沿河口当
两镇之交，东望都邑，西走
塞上而通大漠，浑河荡荡，
襟带其左，盖腹心要害处
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于
是在此修城筑堡。

天 启 三 年 （1623） 六
月，直隶河间人张经纬到沿
河口任守备后，又对城内设
施进行了大规模维修。据碑
载：“修城隍庙，建关王祠，
以礼正神；修道路，兴水
利，多栽植，以遗惠将来；
薄奢侈，从俭约，以挽颓风
……”这座碑现存于沿河城
办事处。

在修完守备府后，张经
纬立沿河城守备府碑，记载

了他任职守备的心路历程：
面对费用激增、军士奢侈之
风，他“薄奢侈，从俭约，
以挽颓风”，同时又“制器
械，供帐具，以备公用”；如
此辛苦治军修城，张经纬感
叹道：“必欲治公事如私事，
以实心做实事，兢兢业业，
朝夕以尽吾职分与力量。”可
见这位将士的决心与恒心，
誓要守护国家的安危。

沿河城村历史悠久，辽
金时期已经成村，明朝永乐
四年设千户所驻防；明景泰
二年（1451），隶属马水口守
备管辖；嘉靖三十二年改设
沿河口守备。明朝对镇守边
疆的将军分为六个品级，即
总兵、副总兵、参将、游
击、守备、把总。沿河城村
设立单独守备府的过程，说
明明代中后期来自北方游牧
民族的威胁日渐增大。至天
启六年 （1626） 八月，张经
纬在沿河城任职 3年后，升
任天津都院中军游击；天启
七年 （1627） 五月，张经纬
又调保（定）镇、河间游击
兼都司佥书，兼管练兵及屯
田等事务。

张经纬后来去了哪里？
史料记载寥寥，但沿河城村
的古城还在，一千多米古城
墙巍巍矗立。那些坚固的石
头，见证着这座“因战而
筑，因兵而兴”的古城变
迁，成为永定河畔一道清雅
别致的风景，一段真实厚重
的历史。

肃宁县东南方向 15公里
左右，留善寺镇因蓬勃发展
的鱼竿渔具、图书印刷、现
代农业等特色产业而闻名，
并且，这里还是一个有故事
的地方。

留善寺镇与河间、献县
相邻，是肃宁县的东大门，
因镇政府地处留善寺村而得
名。那“留善寺”在哪里呢？

当地老人们说，留善寺
曾是当地的一座庙宇，因纪
念村里一位刘姓大善人而得
名“刘善寺”。当时，逢初
一、十五以及重要节日，方
圆百里的百姓都会来此，或
祈福或拜谒，鼎盛一时。

后来，因经年洪水，村
民们在大庙以西筑起堤坝，
各家各户都集中搬迁过来，
刘善寺却毁于洪水之中。百
姓们非常惋惜，于是重建新
庙，“刘善寺”由此改名为

“留善寺”，寓意洪水虽损毁
旧庙，但仍传承“善人、善
念、善行”精神，村子也因
此更名“留善寺村”。

“当年，留善寺内恢宏华
丽，佛像壁画俱全，是一座
教化信众崇德尚善的大庙。
院里有一口大钟，声音可传
数十里。汛情严重时，撞响
此钟，梁村、窝北一带的村
民便会赶来防汛，真正践行
了善行、善心。”热心村民于
富民说，到了抗日战争时
期，日寇为阻断冀中抗日军
民与太行山根据地的联系，
寺里的梁木、门窗、砖瓦被
强行拆卸，用于修筑据点。
至此，庙宇彻底被毁。

新中国成立后，留善寺
原址成了粮站，原属寺庙的
两尊高大威武的石狮一直摆
放在粮站门口。

这里还曾流淌着一条古
老的河流——唐河。

肃宁素有“泽国”之
称，至今，许多村落的名字
都与“水”有关。很久以
前，多条大河流经肃宁境
内，唐河就是其中一条。村
民们说，唐河是隋唐时期开
挖的一条运粮河。历史上，
唐河上游多次淤堵改道或被
其他河流夺道。明清时，唐
河曾 3次离境肃宁，后来干

涸，只在行洪或水旺时才有
水。流经此地而被留善寺人
口口相传的老唐河，即唐河
故道。

老唐河自西向东贯穿古
留善寺村，据当地文史研究
者推测，河道上沿宽百米、
下沿宽五十米，是当时的漕
运要道。当年，这里舟楫穿
梭、人流熙攘，一派繁忙热
闹。在古代，开凿运河时为
了节省开支，官府测算规划
都是按照直线距离，不考虑
是否冲击村落。老唐河的开
凿也是这种情况，村民无力
负担运河改道费用，于是河
道将留善寺村自西向东分割
开来，南北两侧逐渐形成了
两个村子，也就是现在的河
北留善寺村、河南留善寺村。

据当地老人回忆，1963
年海河特大洪水期间，老唐
河水满外溢，附近村子的村
民都来帮着修堤筑坝。这样
团结一心的抗洪场景，也成
了人们对于老唐河最后的记
忆。

20世纪80年代，河水彻
底干涸，在政府的规划下，
将老唐河故道平整土地、改
作良田，村外的河道成了耕
地。但在两村界，至今仍能
找寻到古河道的河沿、堤坝
等遗址，甚至可辨出河道的
走向。

留善寺和老唐河的故事
已成传说，但善人善事在这
片土地上不断涌现。制作藜
杖赠乡邻的 80 岁老人李国
胜，建科技书屋宣传国家政
策 30 年的邓成民，照顾两
个脑瘫儿子努力脱贫致富的
朱立功……20 世纪 70 年代
初，民营书业在这里逐渐兴
起，当年在留善寺原址建起
的粮站也早已改建为图书印
刷企业。目前，全镇从事图
书 发 行 、 储 运 企 业 共 35
家 ， 发 行 队 伍 达 3000 多
人，年销售额近 15 亿元。
以民营书业企业家们为主体
的“博爱善缘”爱心协会成
立后，开展了助老、助残、
助学等各种形式的爱心公益
活动……那份善知、善念变
换了方式，滋养着这里的子
民。

“军事迷”年少钟情历史

初见李庆伟，成熟稳重，黑色眼镜
下一双睿智的眼睛炯炯有神，言语中掩
不住缜密的逻辑。那是多年研读历史培
养出的思维方式。

从他记事起，就对历史格外感兴
趣。别人家的孩子放学就出去玩，他却
喜欢待在家看书。家里的书看完了，就
去同学家借。父母给的零花钱，全都被
他攒起来买了各种书。高中时，他俨然
成了一个“军事迷”——能准确地说出

两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的人员配比、
武器装备；了解每种武器的特征；当代
历史的每一次战争，他都了如指掌。到
了大学时，他开始专注研究国内的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

走在沧州、青县的每一条街巷、
每一座建筑前，李庆伟都能说出这里
曾经发生过哪些战斗，大到排兵布
阵、交战过程，小到将领的名字、武
器装备。

2003 年左右，搜索引擎刚开始兴
起，他便借助网络平台查阅到大量珍贵
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散落在世界各
地，收藏于博物馆、图书馆中。时至今
日，学习和阅读历史，已经成了李庆伟
生活的一部分。

2022年，他通过网络在日本一所大
学的图书馆里，发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日
军侵华作战的情况。令他意外的是，在
1938年日本出版的一本书中，对马厂阻
击战有详细的描述。不久，他又陆续发
现了几本书，都对马厂阻击战、日寇侵
占沧州有相关描写。

在日本书中发现马厂阻
击战详细记录

“这些书出版于 1937 年—1938 年，
封面上注有‘军国少年文库’的标识。
书里的故事有情节，也有夸张的描写。
这些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当年马厂阻击
战的惨烈。”李庆伟说。

书中写到：“但敌人也抱着必死的
决心。附近的碉堡飞来的炸弹使得马厰
（厂）河的水变得沸腾。炸弹如雨点般
集中船腹部，死伤者不断出现，每条船

里都变成了血海……”（译）
李庆伟说，马厂阻击战虽然敌强我

弱，但守军浴血奋战、坚毅勇敢，令日
军望而生畏。

“很多资料显示，卢沟桥事变之
前，日军就已经开始了作战的准备，包
括他们派人对驻军人员分布、地形地
貌、附近的村庄等都作了一定了解，甚
至绘制出了详细的地图。”他说。

“虽然日军做足了准备，但到达马
厂后还是遭遇了重创。”李庆伟说，仅
在青县马厂一战中，日军就死了两个佐
官、七八个尉官，死伤的士兵更多，这
完全超出了日军的意料。

“这本书里，有 3篇文章、近 10页
文字，专门记述了马厂这场战斗。”

当时，日军除了第十师团为主攻
外，还配备有 5个高射炮和重炮部队、
舟桥部队，重武器不但比中国军队先
进，而且数量也多，出兵总人数达 3万
余人。而马厂守军，虽然当时采用的轻
武器和日军没有太大差距，但与日军相
较，重武器的差距颇大。

沧州一战令敌震惊

书中叙述：“已经是秋天，寒冷的9
月23日下午五点，津浦线上被称作最激
烈的战斗，沧州总进攻开始了。敌人三
天三夜在死守……”

李庆伟说，这场被日军称为“津浦
线上最激烈的战斗”，正是日寇与驻沧
守军的交战。

姚官屯是沧州外围重要的防御阵
地，也成了中日两军沧州战场决战的关
键地。负责这一带正面防御任务的是29

军37、38师余部，是当时沧县前线中国
守军中唯一与日军轻武器装备水平接近
的部队。而参与防御作战的49军和东北
军旧部武器差得很多，甚至许多部队都
不满员。

“日军向我阵地猛攻，十几架战机
在上空俯冲投弹，但我们一没有空军拦
截，二没有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只能靠
步枪抵抗。”李庆伟说，日军疯狂进攻
持续了三昼夜，中国军队浴血苦战，使
之未能前进一步。

此时，坐镇津浦线阻击日军的长官
是冯玉祥，其第六战区长官部设在桑
园。关键时刻，沧州军人刘树森率领一
个团从河南辉县星夜驰援。

“日军发动了数次攻击，均被我们
击退。在攻至我阵地前时，甚至发生了
激烈的白刃战，我官兵与日军奋力肉搏
……”李庆伟说，而这无法改变战争的
总体走势。国民政府下达了后撤命令
后，沧州城就这样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
下。

在姚官屯，中国军队伤亡过半，但
也给日军以重创。日本指挥官小林在随
军日记中有“圣战以来首遇劲敌”的记
述。

近些年，和李庆伟一样，许多文史
爱好者通过不同途径发现了抗战时期的
资料，有文字，也有影像，从中都可以
看到那段悲壮的历史。

“在武器落后、补给不足的情况
下，给日军以重创，让他们大为震
惊。”李庆伟说，很长一段时间，在网
络上访问这段隐秘的资料是受限的，他
通过朋友的帮助，突破技术上的难题，
将这些资料保存了下来。炮击马厂的日寇 青县文史爱好者提供

抗日战争时期的冀鲁边区抗日根据
地，曾经活跃着一支纪律严明、能征善
战、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武装——回民
支队。海兴县曾是冀鲁边区党政军机关所
在地，是回民支队当年比较活跃的地方。
虽然时间已过去 80多年，回民支队的许
多故事仍在这一带广为传颂。

一
回民支队创建于1940年7月，由刘震

寰任队长、王连芳任政委，下设5个大队
和1个手枪队，直属冀鲁边军区领导。刚
成立时称回民大队，1941 年称回民支
队。战士主要来自当时的沧县、盐山、新
海、庆云一带。因为是抗日队伍，也有不
少汉族青年加入。开始只有几十人，逐步
发展到几百人，后来成为一支近两千人的
抗日武装。

回民支队从 1940年建立到 1945年日
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一直驰骋在冀鲁
边区的抗日战场上，他们组织韩集伏击
战、奇袭花寨、攻打齐家务、激战孙刘
庄、解放阳信县城、歼灭青县伪军团等，
先后与日本侵略者、汉奸作战 100余次，
攻克敌人据点 40多个，歼灭日军、汉奸

2300多人，战功赫赫。

二
在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下，回民支队在今海兴县一带打了许多漂
亮仗。

赵高村反击战便是其中之一。1944
年初春，小山据点的日军发现在离小山不
远的赵高村驻有回民支队机关和两个大
队，便想一举消灭。一天上午，敌军依仗
人多，气势汹汹地向赵高村扑来。回民支
队得到这一消息后，进行了周密部署，在
村民的积极配合下，先后打退了敌人的3
次进攻，不少战士与日军短兵相接，吓得
敌人心惊胆战，经过5个小时的战斗，最
终以日军失败而告终。

张皮庄子伏击战也是比较典型的战
斗。1944年 9月的一天，回民支队接到
消灭小山据点敌人的任务，为防止北面
羊二庄据点的敌人来增援，支队派五大
队在张皮庄子一带进行伏击。当敌人进
入我埋伏圈后，我军开足火力猛攻，共
打死、打伤、生俘敌人 40余人，缴获步
枪 20余支、“六联”轻机枪一挺、弹药
一批，其余敌人狼狈向羊二庄方向逃

窜。而我军无一人牺牲，仅有 3名战士
负了点轻伤。

几乎就是在打响张皮庄子伏击战的同
时，回民支队五大队的指战员在县大队和
小山区队配合下，进入了攻打小山据点的
阵地，先是抢占了敌人取水的一口古井，
断了据点内的供水，后又断其粮食，使敌
人逐渐支持不住，纷纷向羊二庄方向逃
窜，小山据点被拔掉。

1944年夏末的一天，回民支队领导
决定拔掉苏基据点。先是进行了周密的部
署，对据点进行了包围，然后在内线的配
合下，顺利进入据点，出其不意打击了敌
人。这场战斗，没放一枪一炮，共俘虏伪
军 30多人，缴获了所有武器、弹药及其
他物资，对作恶多端、罪恶累累的伪军分
队长高如义予以正法，群众无不拍手称
快。

三
回民支队以铁的纪律、优良的作风、

英勇的作战，赢得了海兴一带民众的热烈
拥护，建立了鱼水深情。在最困难的时
候，群众把最后一粒米、一捆柴、一双
鞋、一尺布都奉献给了子弟兵。回民支队

每到一村，村民都热情地腾房子腾炕迎
接，亲如一家人。甚至在最危险的时候，
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回民支队战士。

一次，支队一名侦查员被“扫荡”的
敌人包围在村子里，眼看就要被敌人抓
住，正在井边洗衣服的一位大娘发现后，
立即把他拉在身边，并把手枪坐在自己屁
股底下，一群日军汉奸追过来，指着我们
的侦查员问大娘：“他是干什么的？”大娘
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儿子，刚从地里
干活回来！”就这样，侦查员在大娘的机
智掩护下脱了险。

海兴群众还积极帮助回民支队抬伤
员，留在家里养伤，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
蛋煮了送给伤员吃。尤其是对牺牲的干部
战士，冒着风险帮助掩埋。1945年1月的
一天，回民支队参谋长何仕兴奉命带队护
送刘格平去山东局工作，途中遇敌不幸受
重伤，被抬到抗战堡垒村李良志村后，因
伤重不治于2月17日牺牲。消息传来，当
地回汉群众悲痛万分，为何仕兴举行了隆
重的葬礼。这位四川老红军现在依然长眠
在附近的曹庄子陵园内，逢年过节，当地
群众都去祭扫，表达对烈士的敬仰和怀
念。

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迅速占

领了北平和天津，然后沿铁路线不断向南进

犯。攻打到青县马厂，日军遭遇了我守军的顽

强抵抗。驻守马厂的将士们同仇敌忾，虽最终

以失败告终，却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或许是战斗的惨烈出乎了日军的意料，也

或许是中国军民的英勇奋战震惊了日军，马厂

阻击战被编入日本书中，这恰恰成为了日本侵

华的又一罪证。

发现这些书的，是青县人李庆伟。40岁的

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但多年钟情于

红色文化的研究。近日，他向记者介绍了与这

些侵华证据相关联的故事。透过他的讲述，我

们也更加清晰地了解了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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